
Chapter Two (上)

「這樣啊，真是湊巧呢。」黑澤此刻面對安達的神情分外欣喜，彷彿方才仰望火盃時的掙

扎躊躇並不存在，見後者只在制服襯衫外裹了件斗篷，他忍不住關心道，「安達，你不冷嗎？」

「咦？」黑澤將話題帶到他意料之外的方向，安達先是愣了一下，才驚覺自己今天似乎少

穿了件毛衣，經黑澤一提醒，周身寒意頓時令他打了個哆嗦。

『現在將圍巾借給安達的話會不會太逾越？』黑澤擔憂地皺眉，盯著安達欲言又止，後者

聽見他的心聲後目光不自覺移向黑澤頸脖上的圍巾，和霍格華茲的傳統不同，德姆蘭並沒有

搭配冬衣制服的圍巾，黑澤的圍巾有別於多數同校生選擇的皮草圍巾，是條紋樣式的毛織材

質，配上他身上的黑色長版大衣看上去比麻瓜雜誌封面的模特兒還要好看。

不、現在不是讚嘆黑澤外貌的時候，安達連忙抬手攏了攏自己的斗篷衣領，朝黑澤緩緩

搖頭，「我還好──哈啾！」

『糟糕、不會已經著涼了吧？真是不會照顧自己。』見狀，黑澤不再猶豫立刻向前踏了一

步，動作俐落地解開自己的圍巾遞到安達面前，『雖然很想親自為安達圍上它，但肯定會嚇到

他吧？』

出現在眼前的圍巾讓安達不禁抬眼窘迫地覷著黑澤的表情，「呃、黑澤？」

「這個先借你吧？」黑澤試探著觀察安達的反應，確認眼前的少年沒有露出抗拒的神情

便態度堅定地試圖說服對方接受手中的圍巾，「別逞強，要是感冒就不好了。」

經過幾番天人交戰，無奈身體受不住逐漸蔓延的冷意，安達遲疑地接過圍巾並將其繫上

，隨後悶悶地垂著頭向黑澤道謝。

「不用謝，就當是報答那天你幫我帶的晚餐？」安達憋悶的模樣讓黑澤好笑地寬慰道，將

雙手背到身後，他側頭望向一旁朦朧中透著絢爛微光的玫瑰窗，雙眼微微瞇起，『能面對面向

安達表達關心真是太好了。』

「啊？……哦。」安達覺得自己真是遜透了，面對黑澤總是緊張得連一句話都說不完整，

像個傻子一樣，明明抱持著暗戀心情的人不是自己，為何黑澤卻能表現得比他還坦蕩自然

呢？

『能和安達獨處實在太奢侈了，』黑澤的目光並沒有聚焦在安達身上─這讓後者自在了不

少─思緒卻仍圍繞著安達，『真希望時間可以再過得慢些……』

如果現在主動和黑澤搭話，他會更開心一點嗎？安達想起方才前者獨自一人時那沉重

無奈的心情，不知怎麼地、安達有股衝動想為對方抹去那些不快的情緒，哪怕只是暫時的。

「那個……」安達的手指緊絞著斗篷袖口，注意到黑澤轉頭看向他的瞬間全身僵了片晌，

嘴巴不受大腦控制般將本該迴避的疑惑傾吐而出，「你還沒報名嗎？」

聞言，黑澤詫異地眨眨眼，隨即苦笑著從口袋裡掏出那張紙條，「你剛剛看到了？」

『安達看到了多少？我頹喪的模樣不會也被看到了吧？』黑澤慌亂的情緒太過激動，焦

慮的心聲全數如洶湧浪花襲向安達的腦海，『哇啊、安達不會覺得我很奇怪吧？明明是理所當

然的事卻還要猶豫半天，一點也不果斷。』

「嗯、看到了，」見黑澤並沒有閃避這個話題或覺得被冒犯，安達稍稍放鬆了緊繃的神經

，餘光瞄向那張羊皮紙條，上頭的字跡端正工整且蒼勁有力，和黑澤給人的感覺倒是挺相符的

，「我以為你早就將名字投進火盃了。」

「啊……我想也是，大家應該都這麼覺得。」黑澤微抿下唇瞥了眼手中的紙條，像是在回

答安達的疑問又似是喃喃自語，「覺得我理所當然地會想為校爭光、爭取永恆不朽的榮耀，但

我──」
黑澤的自白猛地一頓，緊隨而來的是他沮喪的心聲，『安達會對我感到失望嗎？雖然沒

想過要逃避，卻也沒有積極的野心，如果不是因為安達，我甚至不打算來霍格華茲，哪怕校長

威逼利誘、即使會辜負大家的期望。』

「如果不想，不用勉強自己去做。」安達忽然說道，他抬眼對上黑澤訝異的雙眸，「大家都

知道黑澤很優秀……我認為，你的優秀並不會因為這次的缺席而被否定。」

『……啊，安達總是會說出這樣救贖我的話呢，不論是那時抑或是現在。』



「安達也覺得我很優秀嗎？」黑澤笑瞇了眼，就在安達為這耀眼奪目的笑容感到刺目得

不自覺別開臉時，他忽地轉身大步走向火盃，毫不猶豫地將寫著自己名字的羊皮紙條拋進藍

色火焰之中，火盃中的火焰搖曳著，收下了黑澤的紙條。

安達被黑澤那與原先意願背道而馳的舉動給驚呆了，他瞪圓了雙眼半晌說不出話，「黑

澤你──」
「抱歉，我挺任性的吧？只是，突然覺得參與選拔也無妨，」黑澤回頭緩步走到安達身側

，嘴上說著反省似的話語卻同時俏皮地對後者眨了下左眼，「反正火盃也不一定會選上我，對

吧？」

『倘若即使我不追求榮耀，安達仍然覺得我優秀的話，那麼要是真的被火盃選上，體驗一

次難得的賽事應該也挺有趣的。』黑澤的心聲輕快得彷彿要哼起歌似的，讓安達疑惑之餘有些

哭笑不得，『如果我打從內心敬重對手，儘管沒有競爭冠軍的打算我也不算失禮吧？』

雖然安達能聽見黑澤的心聲，此刻卻搞不懂後者的思路到底是怎麼得出這種結論的，他

甚至不知道是什麼促使黑澤做出了意料之外的最終抉擇，只能茫然地凝望火盃放棄了思考。

黑澤順著安達的目光看向火盃，沉默片刻後狀似不經意地開口問道，「那安達呢？有想

過要報名嗎？」

「火盃又不可能選上我。」安達低聲嘟囔著，縮了縮脖子將下巴埋進圍巾之中。

『又這麼說了呢，安達明明這麼優秀，又很努力，卻總是低看自己。』黑澤的心聲發出飽

含憐惜又無奈的歎息，『真想讓他知道他有多麼好，但突然這麼說，他肯定會覺得我只是在說

客套話吧？』

黑澤真的這麼認為嗎？聽上去他似乎對自己有一定的了解，但他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太多的不解此時卻無法從黑澤的心聲中找到答案，儘管他覺得黑澤肯定不會用奇怪的手段去

打聽他的動向，但彼此的資訊落差仍然帶給安達一絲不安。

不過，在這惶惑的情緒間，被肯定的感動仍無法忽視，安達感覺自己莫名有些鼻酸。

「不試試怎麼知道呢？」黑澤的語氣中帶有溫柔的鼓舞，側頭瞅了眼身旁低著頭的少年

不禁莞爾，「如果你有想參加的念頭，我非常支持你將名字投進去哦。」

因為黑澤的鼓勵，安達決定認真考慮參與選拔的可能，少頃後卻仍是雙唇微抿緩緩搖頭

，「還是算了，事實上，我對成為勇士沒什麼興趣。」

「欸──說不定很好玩哦？機會難得呢。」黑澤半開玩笑地慫恿道。

「明明黑澤你原本也沒打算要參加的，」對方上揚的語調令安達不自覺放下拘謹，忍不住

笑著回嘴，「這些話應該和過去這幾天的你說吧？」

『梅林啊，安達的笑容實在是太可愛了，絕對是天使吧？』黑澤的心聲激動得彷彿被施了

擴音咒在安達腦中炸開，差點嚇得他發出驚呼，明明本人只是對著他低聲輕笑，內心卻失控地

吶喊著讓安達感到不可思議的瘋狂想法，『為什麼沒人發明用眼睛留下影像的魔咒呢？！會

不會錯過這次就沒機會了？我早該試著研究一下的！』

聽著黑澤的心聲他竟是真的在認真考慮要研究魔咒，安達很想告訴對方別把時間和才

能浪費在這種地方。

不知不覺間天色漸明，第一道晨曦穿過禮堂右側窗戶灑上大廳的石磚地板，安達這才意

識到自己的胃已經餓得麻木，他下意識抬手揉著自己的腹部，慶幸自己的肚子沒有因為飢餓

而發出尷尬的聲響。

注意到安達的小動作，黑澤雖沒有作聲，內心的憂慮卻仍被前者輕易聽取，『大概還要好

一陣子早餐才會上桌，安達沒事吧？唉、早知道就在船上捏個飯糰了，印象中他說過自己很喜

歡吃和食。』

他什麼時候對黑澤說過這種事！？安達驚恐地瞪圓雙眼卻不敢看黑澤，生怕對方發現

他的不對勁。

『對了，收納袋裡有六角之前帶給我的最中餅，應該能讓安達先墊墊胃吧？』黑澤從大衣

裡翻出一個深色的束口袋，拉開袋口後從袋子裡取出一個木盒──很明顯束口袋被黑澤施下無

形伸展咒，不過，在安達模糊的印象裡，私下使用這個咒語改造物品好像是違法的？還是說黑

澤有向魔法部提出申請？



安達盯著黑澤手裡的束口袋思維胡亂發散著，直到黑澤打開盒蓋將木盒遞向他，他才猛

然回神，眼前的點心彷彿燙手山芋讓他感到無措，總覺得自己不應該在知道黑澤心意的情況

下裝作不知情地一味接受對方的好意。

「啊、突然感覺有點餓呢，」黑澤將束口袋收進口袋後拿起木盒中一個花形的餅咬了一口

，「早餐大概還要一段時間才會出現，這個就先將就著吃吧，安達你要嗎？」

『安達果然不會輕易接受，不過若是我也吃的話應該就不會給他太大的負擔吧？』

黑澤簡直是體貼過頭，對待他這樣的人，其實真的不需要這般溫柔細心的。

理智告訴安達還是拒絕為好，然而眼前的甜點對於此刻餓得可以吞下一批馬的他而言

簡直是致命的誘惑，盯著盒子裡鯛魚燒造型的和菓子嚥了嚥口水，再次開口聲音竟乾啞得可

怕，「我……」

「這其實是後輩送我的甜點，」發現安達的神情有些動搖，黑澤決定加把火補充道，「不過

我不太愛吃甜的，安達如果能幫我解決一起它們的話我會很感激的。」

讓黑澤將話都說到這般地步，如果再堅持拒絕就太怪了吧？安達終於妥協伸出手拿起

一個圓形的最中餅小口咬下，紅豆餡的甜味與香氣在口中蔓延開來，霎時間他那雙琥珀色的

澄澈眼眸洋溢出幸福的笑意，令目睹他表情變化的黑澤再一次怦然心動。

『吃到好吃的東西時，安達笑起來就會散發著柔和的氛圍呢，真的是怎麼看也看不膩，好

懷念啊。』

聞言，安達扭頭望向黑澤，後者嘴角噙著笑，眉眼間染上一絲溫柔，專注盯著他的目光

讓安達的心跳漏了一拍，卻不知是因為驚嚇還是別種尚未明朗的情緒，他僵硬地轉回頭認真

啃起嘴裡的餅。

……這時候感覺到心跳加速，是因為緊張吧？

來自鐘塔的鐘聲響起，學生們陸續走進禮堂大廳，不多時整個禮堂便擠滿了人。

比起讓大家引頸期盼的、由火盃選出參賽勇士的今晚，前一天的十七歲生日顯得平淡而

毫無波瀾──坐在雷文克勞餐桌後方的安達本想這麼形容，然而昨日朝陽下的禮堂裡，黑澤對

著自己溫柔微笑的畫面卻在腦中揮之不去，連同當時塞滿他腦海那來自黑澤的喜歡，讓安達

於課堂間屢次走神，於是在教授們的譴責目光下造就了某方面而言也可以說是難忘的一天，

就連柘植都在宿舍交誼廳叫住他，罕見地對他表達直白的擔憂。

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此刻坐在德姆蘭學生之間，對於後輩的高調宣言露出無奈微笑，

黑澤抬手按著六角的肩膀叮囑後者安分些，然而其他少年卻也開始喧鬧著起鬨，似乎已經確

信了他們學院的參賽選手。

在與同校生相處時，從容自信的黑澤看上去離他很遠，讓安達意識到黑澤和他完全不是

一個世界的人，思及此，他握緊了手裡的羽毛筆，移開目光後低垂著眼。

這樣的人，究竟喜歡他什麼呢？

「肅靜──！各位請就坐。」麥教授在踏入禮堂之後高聲喊道，眾人立時噤聲，興奮地望向

禮堂前方的火盃。

安達可以聽見其他學生們內心不斷吶喊著自己屬意的勇士候選，此起彼落的呼聲讓他

有些頭疼，他嘆了口氣不再試圖閱讀桌上的《超強魔藥》，隨手將書闔上後塞進背包裡。

「此刻，是眾所期待的時刻──勇士選拔。」麥教授環顧所有學生後邁步走向火盃，抬手觸

碰它的杯緣，火盃的藍色火焰霎時間轉變為鮮艷的紅色，某些學生見狀發出驚呼，緊接著，火

盃的火焰在由紅轉紫再變回藍色的過程中拋出了第一張紙條。

那張彷彿被反覆搓揉、上頭的皺褶顯得異常清晰的紙條，安達一眼就可以看出屬於誰。

《TBC.》


